











     
                                   三幕悲剧  
                      “没有力量梦想，就没有力量生活！”  
 
  人物：  
  亨克曼  
  葛蕾特·亨克曼，他的妻子  
  亨克曼老太太，他的母亲  
  保罗·格罗斯汉  
  马克斯·克纳迟  
  彼得·因默格赖希  
  塞巴尔都斯·辛厄戈特  
  米切尔·温伯施魏尔特  
  弗兰策，葛蕾特的女友  
  马戏场主  
  不同的男女工人  
  德国街头的各色人群  
  时间：1921 年前后  
  地点：德国一座小型的工业城市  
 
                                        第一幕
  [舞台提示：工人住宅里的一间厨房，同时用作起居室。葛蕾忒·亨克曼在炉台边忙碌着。亨
克曼进来，坐在桌旁；他的右手放在桌上，紧紧攥着一件小东西，他就一直盯着这只手。]  
  [亨克曼说话既不“流畅”，也不带“感情”，总是透出底层人的那种木讷与迟钝。]  






























  葛蕾忒：你这都是在说些什么呀？…真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亨克曼：想想看吧，一位母亲把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给刺瞎了。我想不通！我永远也想不
通！我想不通！  





















耳朵。 终她抽噎着大喊出来。]  






  葛蕾忒：我…我爱你……  
  亨克曼：你爱我，还是…还是只为出于同情？你握着我的手在颤抖呢。  




























  葛蕾忒：我还能跟你说什么呢，欧根？…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  
  亨克曼：不！不对，我相信你，葛蕾忒！我高兴得都要疯疯癫癫的啦！我相信……我要工
作！只要我肯让自己屈服，就象一头牲口那样。  
  [保罗·格罗斯汉上场。]  
  格罗斯汉：晚上好，二位。  
  亨克曼和葛蕾忒：晚上好。  
  格罗斯汉：多有趣的社会呀！它能教咱们学会怎样笑对人生！  
  亨克曼：你可不需要学这个，保罗！你是有收入的人，不久你就是车间主任了。  
  格罗斯汉：吹了！公司裁员！要不怎么说穷人还不如畜生呢！……无论怎样，牲畜只管喂饱
就是，一旦它们吃得滚胖溜圆，就给送去屠宰场了。  





  亨克曼：也许他们全都挂在战壕里的铁丝网上面了……那些永恒的引领者。  
























  亨克曼：（轻声地）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时候，做上帝要比做一个人更容易。  
  葛蕾忒：（目不转睛地盯着格罗斯汉）你的目光可真是火热呀，格罗斯汉先生。  
  格罗斯汉：呵……  
  亨克曼：他是目光火热，可并不是盯在机器上面。  






















  亨克曼：你当然可以这么说……  
  格罗斯汉：您是一位结了婚的女人了，亨克曼太太，所以跟您面前，我没什么不好说的。要
是男人不能每天跟他的姑娘来上一回那个，那对咱们来说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亨克曼紧张地注视着葛蕾忒。]  
  格罗斯汉：您说呢，亨克曼太太？  
  葛蕾忒：要我说什么？…（羞怯地）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一样。  
  亨克曼：（猛地站了起来）我要去找活儿干了。葛蕾忒，你要相信我。…我还要送你圣诞礼
物呢！…  
  格罗斯汉：你还是省省吧。  
  亨克曼：等着瞧吧，保罗！再见，葛蕾忒。  
  [亨克曼下场。几分钟的沉默。]  
  格罗斯汉：一个摔交的好手，哈？这样荒废不用，真是可惜。他还挺有幽默感的。您可真是
幸运啊，亨克曼太太？  
  葛蕾忒：（紧紧地盯着他）是的。  
  格罗斯汉：看着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我总是嫉妒欧根。  









  格罗斯汉：是不是欧根对您不好？他是不是打您来着？  
  葛蕾忒：我是说…我是说…我是说…我毕竟是一个女人啊…我的欧根…我的欧根…我的欧
根，他根本…根本不是一个男人……  














































  葛蕾忒：我不知道……  
  格罗斯汉：还记得吗，小葛蕾忒？我们一起在市中心公园的沙地上建造城堡……那个时候我
就总在看你，而你还是一个小女孩儿呢……亲爱的葛蕾忒，来找我吧？  
  [葛蕾忒抗拒地摇着头。]  
  格罗斯汉：（突然很粗暴地）别扭扭捏捏地……来找我！……  
  葛蕾忒：我……  
  格罗斯汉：来找我！……  
  葛蕾忒：好的……  
  格罗斯汉：那么再见了，亲爱的葛蕾忒，再见。（格罗斯汉下场。）  
  葛蕾忒：（独自一人）我毕竟是一个女人呀。我的生活真是一团糟。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场  
  [舞台提示：一辆绿色的车前，马戏场主坐在各种设备、器械中间的一块大木头上。亨克曼站
在他跟前。]  
  亨克曼：（指着一页报纸）这个！  




























  亨克曼：（动心了）八十马克……  
  马戏场主：上钩了？哈哈哈……  











  [舞台暗。]  
                                       第二场 
  [舞台昏暗。]  
  格罗斯汉：你爱我吗？  
  葛蕾忒：我爱你，爱你。  
  格罗斯汉：可欧根会怎么想……？  












  格罗斯汉：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仔细想想也是。  
  葛蕾忒：你用不着想这么多，我不要你这样。  
  格罗斯汉：欧根毕竟是我的朋友啊。  
  葛蕾忒：我不要你把他…把他当作朋友。  
  格罗斯汉：（停了片刻）那天晚上后来怎么样了？他察觉了吗？  
  葛蕾忒：噢，保罗，…不要说了！  
  格罗斯汉：假如他还是个健全的人，你还会来找我吗？……  
  格罗斯汉：你怎么站起来了？你要干什么？  
  葛蕾忒：愿上帝让你别再说下去了！还有我，还有他，所有人！言语就是地狱！  



























  一个姑娘：（指着亨克曼）嘿，特蕾莎，我能摸摸那个人的胳膊上的肌肉吗？  













  格罗斯汉：现在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  
  葛蕾忒：（温柔地）保尔……  
  格罗斯汉：什么，葛蕾忒？  
  葛蕾忒：你……  
  [葛蕾忒深情而长时间地亲吻格罗斯汉。]  
  格罗斯汉：（沾沾自喜地）你可真是有点儿不知道害臊了……当着这么多人……我算是知道
了：羞耻，可以说，不过也就是一个字眼儿……  
  [传了马戏场主的声音。]  
  马戏场主：大力士，德意志超人！……  
  [声音又消失了。]  
  葛蕾忒：保罗！保罗！  
  格罗斯汉：你这样喊什么，葛蕾忒？  
  葛蕾忒：看那儿，保罗！……你看，那是谁？  
  格罗斯汉：谁？  








  格罗斯汉：我怎么会认识他？那不过是个流浪卖艺的，今天这儿，明天那儿。  
  葛蕾忒：那是他！  
  格罗斯汉：谁？  
  葛蕾忒：欧根！  
  [又传来马戏场主的声音。]  
  马戏场主：当着各位尊敬观众的面，生吃活的耗子和老鼠。德意志的英雄！德意志的力量！
来，大力士，给他们亮亮你的肌肉！注意看了，尊敬的观众！  














  格罗斯汉：闭上你的嘴！人们都在瞅着我们呢。快走吧！要不他会看见你的。  
  葛蕾忒：我要让他看到我，让他看到我有多么可耻！我要跪在地上：我已经被上帝抛弃了。
在他眼里我就是个寄生虫。放开我，我要到他那儿去！  
  格罗斯汉：（拉住葛蕾忒）要是他再让你感到恶心呢？  
  葛蕾忒：（简单地）那我会更爱他。  
  格罗斯汉：（把葛蕾忒强行拖走）你这女人简直疯!了跟我走！  
  [又传来马戏场主的声音。]  


























  [格罗斯汉和葛蕾忒·亨克曼从另一边上。]  
  葛蕾忒：（仍被格罗斯汉紧紧搂住，但她抗拒着）不…不！  
  格罗斯汉：要是叫他发现你怀孕了呢？  
  葛蕾忒：他会宽恕我的…他是个好人……  
  格罗斯汉：他会把你的大肚子揍扁的！  
  葛蕾忒：这是我的命……现在我明白，上帝要怎么发落我了。上帝并没有彻底抛弃我。上帝
要让我赎罪，我要恭顺地承受这一切。我要好好地伺候欧根，就象是把他当成我的救世主那样！ 
  格罗斯汉：我会去找他…这就去……  
  葛蕾忒：我们两个一起去——  















  [他们被人群挤开。马戏场主从帐篷里走了出来。亨克曼和他在一起。]  
  马戏场主：女士们，先生们！来呀，快来看呐！包你大开眼界！  
  [舞台暗。]  










  泥瓦匠：泥瓦匠的工作，那是艺术！砌砖匠的活儿，有这顿没下顿！  




  [他们付帐，往外走着。]  
  砌砖匠：自夸自大的泥瓦匠！  
  泥瓦匠：没头脑的砌砖匠！  
  砌砖匠：是吗，泥瓦匠大人！  




















  [马克斯·克纳迟说话的时候，米歇尔·温伯施魏尔特走进来。]  









































































  亨克曼：比如说一个人要是失去了胳膊呢？  
  米歇尔·温伯施魏尔特：那就给他安个假肢。这样就使他也能工作，只要分派给他轻一些的
活儿干就是了。  
  亨克曼：那要是一个人没有了腿呢？  
  米歇尔·温伯施魏尔特：社会也会象救助没有胳膊的人一样地救济他。  










  [彼得·因默格赖希轻声格格地笑。]  
  米歇尔·温伯施魏尔特：（用手帕擦擦额头的汗）你没完没了问的都是什么问题呀？我觉得
热了……这没什么好笑的，因默格赖希同志。这种事儿也是会发生的。  
  马克斯·克纳迟：碰上这种事儿人家哭都没地方哭去，哪还笑的出来？  













  米歇尔·温伯施魏尔特：又是一个问题，一个见鬼的、棘手的问题。  













































  [沉默。]  
  [保罗·格罗斯汉走了进来，显然是喝醉了。]  
  格罗斯汉：晚上好。你们在这儿干吗不说话！来点儿音乐，音乐！  
  [保罗·格罗斯汉往留声机里投了一枚金币。留声机怪声怪气、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奏的是
一支行军的鼓乐。——格罗斯汉在亨克曼那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格罗斯汉：晚上好，欧根！  
  亨克曼：晚上好。  
  格罗斯汉：（因喝醉酒而口齿不清）你的葛蕾忒要离开你…你这个…哈哈…你这个德意志的
英雄！  
  亨克曼：你这是什么意思？  


















  亨克曼：（疑心地）你怎么能这样说？  
  格罗斯汉：我怎么能这样说？那是事实！我还要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对你发誓不说出去：
因为葛蕾忒她自己全都看见了。  
  亨克曼：（激动不安地）那她说什么了？她哭了吗？…说呀…说呀……  
  格罗斯汉：哭？鬼才哭呢！她笑啦！起初她觉得恶心…后来她就笑啦……  
  亨克曼：（失控）起初她觉得恶心…后来她就笑了…笑…笑了…笑了…哈哈哈…笑了……  
  格罗斯汉：这样一个…一个…不可笑吗？…哈哈…说什么“ 强壮的人”，其实呢，根本都
不是男人！根本不是男人！  
  亨克曼：（又极平静地）谁…谁告诉你这个的？  
  格罗斯汉：谁告诉我的？葛蕾忒。  
  亨克曼：什么时候？  
  格罗斯汉：就在马戏场前面。  
  亨克曼：你们怎么会去看马戏的？  
  格罗斯汉：难道年轻的女人应该象修女一样过活吗？我们怎么会去看马戏？——这话你就不
该问！你也不害臊！  






  格罗斯汉：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亨克曼：你有那个权利。跟我确实不相干。我全部的存在意义，就只是个合法的离婚理
由。……但是我们假设葛蕾忒是一个陌生女人，而我是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亨克曼：（强压住怒火，轻声地）你…你这个无赖！  
  格罗斯汉：本来…本来…我就是一个无赖。  
  马克斯·克纳迟：你们怎么了？为什么事在酒馆儿里闹闹吵吵的？回家跟老婆吵去！  
  格罗斯汉：我们没吵，我们只是在笑。  
  马克斯·克纳迟：好吧，让我听听，你们在吵什么？  
  亨克曼：（一把抱住格罗斯汉）保罗…不看在我的份上，也要为葛蕾忒想一想，别说！  
  格罗斯汉：…我总算是见识到了世界上 强壮的人——一个超人！他生吃活老鼠……  
  马克斯·克纳迟：只有在欧洲才能欣赏到这场面！  





  格罗斯汉：（在笑声中大喊）这个人…这个人就是——  
  [这一瞬间亨克曼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一束追光照着他。]  



















  那里站着一个孤独的人  
  那里打开了一道深渊，叫做：没有慰籍  
  那里拱出一座天堂，叫做：没有幸福  
  那里长成一片森林，叫做：嘲弄与讥讽  
  那里汹涌着一片大海，叫做：可笑  
  那里堵着一片黑暗，叫做：没有爱情  
  那么谁来拯救我们呢？  
  [几秒钟的沉默。亨克曼跌跌撞撞地向门口走去。]  
  马克斯·克纳迟：你到哪儿去？  
  亨克曼：（仿佛看到了那幅画面，声音变得扭曲）我的妻子笑了！  
  [迅速转入下一场。舞台上透进一层曙光，那几个人物只有轮廓可以辨认。]  
  米歇尔·温伯施魏尔特：（冲向门口）亨克曼！亨克曼！…他走了…谁能料得到呢？……我
们生活的这个可耻的世界是罪恶的！  
  塞巴尔都斯·辛厄戈特：（狂喜地）我的天堂之光已经熄灭！我嘲弄了一个上十字架的人！ 
  格罗斯汉：（喃喃地，带着哭腔）我说，得有人帮帮他……  
  彼得·因默格赖希：你知道那件事，格罗斯汉？……你是一个恶棍！  
  马克斯·克纳迟：（猛地站起身来）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不简单！……算帐，海因利希太
太！  
  [幕落]  
 
                                       第三幕 
                                       第一场 
  [舞台提示。西区的一条街上。黄昏，幕启后观众看到前景中亨克曼紧紧抓住一杆路灯，一个
小男孩走到他面前。]  
  小男孩：姐姐十三岁了。  
  亨克曼：（心不在焉地）那很好。  
  小男孩：姐姐很漂亮。姐姐刚满十三岁。  
  亨克曼：（机械地）你饿吗？  
  小男孩：姐姐有她自己的家了。姐姐刚十三岁。  





































































  [亨克曼彻底崩溃。报童们上场。]  
  第一个报童：副刊！绝对刺激！维多利亚酒吧开张！裸体舞蹈！爵士乐队！法国的香槟酒！
美国的调酒师！  
  第二个报童：晚报！ 新消息！加利岑犹太人大屠杀！犹太教会堂大火！上千人被活活烧
死！  








  第三个报童：特莉娅·特莱！欧陆 美丽的女明星！特莉娅·特莱出演犯罪片女主角：《杀
死四十个男人的情欲女杀手》！刺激！血腥！鞭挞人的感官！  





  小妓女：可我还病着呢……  
  [他们走过去。]  




  第六个报童：二十世纪 大发明！路易士毒气！科技的奇迹！前所未闻的毒气！已装备空军
飞行大队，有能力摧毁大型城市，做到人畜不留！发明者被授予全国科学院名誉院士！教皇颁发
贵族称号！  
  第七个报童：美圆下跌！美圆下跌！出生率在增长！统计局 新数据！为人口学家热烈欢
呼！  
  第八个报童：给穷人的风险投资银行！百分之百红利！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  





  [他们走过去。]  
  卖蛋奶烘饼的老妇：您可不能诋毁新的弥赛亚，亲爱的先生，您不能诋毁他。他又给了我们
这些老婆子以希望。朝霞升起来了，预言中的犹太帝国临近了。  











  [他们走过去。]  
  [一个小商贩走到一个穿着立领衫、戴一只单片眼镜的男人跟前。]  
  小商贩：肾虚男人的 后福音：“做男人真棒！”  
  穿立领衫戴单片镜的男人：嗯……我用的是“在一起”牌子的。  
  小商贩：这药已经停产了。据说是卖得不好，缺乏蛋白质的废品。现在“在一起”是鞋油的
商标。  
  [他们走过去。]  
  喊声：这里躺着一个人！  
  象是被人打了！  
  叫警察！  






  [从四面跑来几个站街的妓女。]  
  第一个妓女：把大力士送到我那儿去。把他送到我那儿去。我给他葡萄酒喝，在我那儿他会
恢复的。  
  第二个妓女：不成…您把他送我那儿去！  





  尖叫声：士兵！士兵！乌拉！乌拉！  
  [所有人扔下亨克曼跑下场。街道一下子空了；街灯似乎随着军乐声远去而变小、渐暗。军乐
声从远处传来。亨克曼站了起来。]  








  [舞台暗。]  




  马克斯·克纳迟：我一直在等你，亨克曼……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亨克曼：没必要，我的邻居。理由说服不了人。感觉能说明问题。你知道……我这手里拿的
是什么？  









  马克斯·克纳迟：（好心地劝说）你脸色不好，亨克曼……我看，你是生病了……  
  亨克曼：我很好。  
  马克斯·克纳迟：你知道…我是说…我陪着你，直到你太太回来。  
  亨克曼：两个贼在十字架上陪着……死的那个是犹太人。  
  马克斯·克纳迟：你想说什么？  
  亨克曼：一样的。你看到过街上的人吧？  














  马克斯·克纳迟：也许我 好还是留下来。  
  亨克曼：只管走吧…走你的…葛蕾忒就回来了…我只是在酒馆里喝了些烧酒……  
  马克斯·克纳迟：那…晚安，欧根。  
  亨克曼：晚安，马克斯。…还有一个问题：你结婚多久了？  
  马克斯·克纳迟：二十三年了。  
  亨克曼：你想过要离婚吗？  
  马克斯·克纳迟：那种想法儿我当然有。但是人必须得相互适应。孩子是纽带。  
  亨克曼：纽带——孩子……离婚，就是把床和桌子分开，不是吗？  
  马克斯·克纳迟：是那么说。  
  亨克曼：你妻子虔诚吗？  
  马克斯·克纳迟：她没落过一回弥撒…人闲着没事儿还能干什么？得，她上教堂去，就打发
了时间。…（在门口）晚安，欧根。  







  [楼梯上有响动。]  
  亨克曼：葛蕾忒回来了…天黑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亨克曼老太太上场。]  
  亨克曼老太太：晚上好。  
  亨克曼：是你…晚上好，母亲。什么事让你这么晚跑到这里来的？你已经好久不在晚上出门
了。是暖洋洋的夏夜吸引了你吗？…冬天燕子飞得很低，会有雷阵雨的。  
  亨克曼老太太：他回来了。  
  亨克曼：谁？  
  亨克曼老太太：父亲。  
  亨克曼：谁的父亲？  























  亨克曼：你对他说什么了，妈妈？  
  亨克曼老太太：我让他脱掉衣裳，上床躺着；给他从抽屉里找出干净的换洗衣服，在灶上烧
好热水，浴盆里放好香皂。  
  亨克曼：就是说你原谅他了，妈妈？  




  亨克曼：（稍做停顿）什么事让你 痛苦，妈妈？是在你挨饿，而他却把工资都喝酒花光了
的时候吗？  
  亨克曼老太太：不是。  
  亨克曼：是他从街上带一个陌生的妓女回来的时候吗？  
  亨克曼老太太：不是。  
  亨克曼：那是不是当他笑你，使你的灵魂在巨大的痛苦中挣扎的时候？  










  [沉默。]  
  亨克曼老太太：欧根…我需要一身西服给你爸爸。  







  亨克曼：晚安，妈妈。  
  [亨克曼老太太下场。]  








  [亨克曼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  
  [片刻之后弗兰策进来。]  
  弗兰策：晚安。葛蕾忒在吗？  
  亨克曼：不在。  
  弗兰策：看你悲伤地坐在那儿……夏夜的暖风吹得多么醉人呐……我现在要跳舞去…你一起
来吗？  
  亨克曼：你们这些人啊！噢，对不起…我的心思不在这儿。  
  弗兰策：那，欧根……  








  弗兰策：欧根……  
  亨克曼：说呀！  
  弗兰策：你是所有人当中 强壮、 美貌的……  
  亨克曼：还有呢？  
  弗兰策：我只是想说……  






  弗兰策：天这么热，都可以在市中心公园里的长椅上睡觉了。…哦，欧根……  
  [弗兰策缠绕着亨克曼，亲吻他。亨克曼推开她，大笑起来。]  
  弗兰策：（发怒地）你以为，我是在追求你吗？  
  亨克曼：你只在追求自己的情欲，女人。睡在市中心公园里的男人多着呢。公猫和母猫，公
狗和母狗，都在发情呐。暖风醉人啊……  
  弗兰策：（破口大骂）看你下次来找我的！  




  [片刻沉默。葛蕾忒上场。]  
  葛蕾忒：晚安，欧根。  
  亨克曼：（不抬眼地）“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那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
守我兄弟的么。”  
  葛蕾忒：是我，欧根。  
  亨克曼：“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葛蕾忒：那时还是和平时期。  
  亨克曼：是呃，后来就打仗了。你说：我要是去参军，你会为我而骄傲的。我要上前线去的
时候，你哭了。你是高兴得哭了，对吧，因为我参军了？  





  葛蕾忒：是的。  
  亨克曼：（僵硬地）可是今天你再也用不着吃醋了。今天你可以…笑了！  







  亨克曼：害怕？无稽之谈！在我面前你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个…根本…没有……  
  葛蕾忒：（连忙改口）不，不，我不害怕。我爱你，怎么会害怕呢？  
  亨克曼：女人，说实话！  
  葛蕾忒：我会说的。  
  亨克曼：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已经全都知道了。  
  葛蕾忒：我很坏，欧根。  
  亨克曼：这会儿你不是又再骗我呢吧？  
  葛蕾忒：我很坏。我是一个懦弱的女人。我没把持住。我既爱你，又不爱你……过去是我不
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会爱我……  
  亨克曼：你跟保罗在一块儿，我插手了吗？如果你爱他，那当然是你的权利。  
























  葛蕾忒：那不是真的……上帝作证，那不是真的！  
  亨克曼：我不想再跟你说什么了。你不是象一个人那样撒谎，而是象魔鬼那样撒谎。再见！ 



























  葛蕾忒：这会儿我怎么能留下你一个人？  
  亨克曼：我们相互之间，从来都只是孤独一人。  




































  葛蕾忒：（依偎着他）夏天来了，林中寂静无声。天上的星辰，挽手而行……  
  亨克曼：（挣脱开她）秋天来了，树叶在凋谢……星辰…还有仇恨，以牙还牙的仇恨……  
  葛蕾忒：（喊出声来）欧根！  













  亨克曼：（独自一人）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在蜘蛛网里谁能辨得清楚？  






















  [外面传来声音。门被撞开。一群人涌入。在 前面的是马克斯·克纳迟。]  
  马克斯·克纳迟：你的妻子…从楼上…从楼上…从楼上…跳了下去……不要看…不要看…那
太…太可怕了……  









  [幕落] 
 
